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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一
章

回
北
京
搭
班
的
經
過

鞭
子
巷
三
條

﹁
回
到
離
開
了
兩
個
月
的
家
，
我
真
正
體
會
出
了
﹃
祖
母
倚
閭
，
稚
子
候
門
﹄
的
況
味
。
他
們
看
見
我

回
來
了
，
那
種
高
興
與
痛
快
，
實
在
是
難
以
形
容
的
。
我
一
進
門
，
先
到
上
房
祖
母
住
的
屋
裡
向
她
請
安
。

這
位
慈
祥
溫
厚
的
老
人
，
看
見
我
就
說
：
﹃
孩
子
，
你
辛
苦
了
。
﹄
她
伸
出
手
來
，
抓
住
我
的
膀
子
，
叫

我
站
正
了
。
借
著
窗
上
射
進
來
的
光
線
，
朝
我
的
臉
上
細
細
端
詳
了
一
下
，
說
：
﹃
臉
上
倒
瞧
不
出
怎
麼

瘦
。
﹄
我
說
：
﹃
奶
奶
，
我
給
您
帶
了
許
多
南
邊
的
土
產
，
火
腿
、
龍
井
︙
︙
等
行
李
打
開
了
，
我
拿
來

孝
敬
您
。
﹄
﹂

﹁
﹃
不
忙
。
﹄
我
祖
母
說
，
﹃
快
回
房
休
息
去
吧
。
你
媳
婦
她
會
料
理
你
，
洗
洗
臉
，
撣
撣
土
，
換
換

衣
服
。
歇
會
兒
，
回
頭
來
陪
著
我
吃
飯
。
﹄
我
諾
諾
連
聲
地
答
應
著
，
又
陪
她
說
了
幾
句
話
，
才
慢
慢
地

退
到
門
邊
，
輕
輕
打
開
棉
簾
子
，
走
出
了
屋
子
，
回
到
我
的
臥
房
。
﹂

﹁
我
的
前
室
王
明
華
，
替
我
換
好
了
衣
服
，
從
火
爐
上
拿
下
一
把
水
壺
，
倒
了
一
盆
洗
臉
水
讓
我
洗
臉
。

我
的
大
兒
子
永
，
跑
到
我
的
身
邊
，
問
我
要
糖
吃
。
我
說
：
﹃
有
，
回
頭
聾
子
把
行
李
運
到
，
就
可
以
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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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你
吃
。
﹄
我
一
面
和
小
孩
說
話
，
一
面
和
明
華
談
著
上
海
演
出
的
情
形
。
她
很
關
心
地
聽
完
了
，
也
告

訴
我
這
兩
個
月
當
中
一
些
瑣
碎
的
家
常
。
我
洗
完
臉
，
喝
了
一
杯
茶
，
就
又
匆
匆
地
跑
到
鴿
子
棚
邊
，
見

到
這
些
跟
我
暫
別
重
逢
的
小
朋
友
們
，
是
分
外
的
親
切
。
大
李
又
來
叫
我
吃
飯
了
。
﹂

﹁
當
年
伯
父
在
世
，
有
時
把
飯
開
到
他
的
房
裡
去
吃
。
等
他
過
世
，
一
直
就
都
聚
在
我
祖
母
房
裡
吃
飯
了
。

我
再
跨
進
祖
母
的
臥
室
，
桌
上
已
經
擺
著
一
隻
火
鍋
，
裡
邊
是
豬
肉
白
菜
丸
子
。
另
外
一
碗
凍
豆
腐
、
紅
燉
肉
、

芥
末
燉
︵
芥
末
燉
的
做
法
是
把
白
菜
煮
熟
了
，
用
瓷
缸
悶
著
，
吃
的
時
候
撒
上
芥
末
︶
，
一
盤
戶
部
街
月
盛
齋

的
醬
羊
肉
。
還
有
饅
頭
和
小
米
飯
。
這
些
都
是
家
常
粗
菜
，
好
久
不
吃
，
覺
得
非
常
適
口
開
胃
。
﹂

﹁
那
天
圍
著
桌
子

陪
我
祖
母
坐
在
一
起

吃
飯
的
有
兩
位
姑
母
，

一
位
嫁
給
秦
稚
芬
，

一
位
嫁
給
王
懷
卿
︵
就

是
王
蕙
芳
的
父
親
，

唱
武
生
的
，
又
名
王

八
十
︶
，
還
有
嫁
到
朱

家
的
姐
姐
︵
她
是
梅
雨

田
第
二
個
女
兒
，
嫁

梅蘭芳與祖母陳太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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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朱
小
芬
，
是
朱
霞
芬
的
兒
子
︶
和
兩
個
未
出
閣
的
妹
子
︵
也
都
是
梅
雨
田
的
女
兒
，
一
個
嫁
給
徐
碧
雲
，

一
個
嫁
給
王
蕙
芳
。
蕙
芳
的
前
妻
是
王
琴
儂
的
妹
子
，
斷
弦
後
才
續
娶
梅
家
的
閨
女
。
全
是
在
梅
先
生
手

裡
，
料
理
她
們
出
嫁
的
︶
，
加
上
伯
母
和
我
們
夫
婦
，
一
共
八
個
人
。
擠
滿
在
這
間
並
不
寬
大
而
且
雜
物
擺

得
很
多
的
屋
裡
，
格
外
顯
得
黑
壓
壓
轉
不
過
身
來
。
﹂

﹁
我
靠
著
祖
母
一
邊
坐
，
大
家
都
問
我
上
海
的
風
俗
景
物
，
我
不
住
嘴
地
講
給
她
們
聽
。
生
長
在
那
種

樸
素
而
單
純
的
北
京
城
裡
的
人
，
聽
到
這
種
洋
場
十
裡
的
奢
靡
繁
華
，
真
是
聞
所
未
聞
，
好
比
看
了
一
齣

︽
夢
遊
上
海
︾
的
新
戲
︵
︽
夢
遊
上
海
︾
是
玉
成
班
排
的
新
戲
，
內
容
膚
淺
不
足
觀
︶
。
祖
母
對
我
說
：
﹃
咱

們
這
一
行
，
就
是
憑
自
己
的
能
耐
掙
錢
，
一
樣
可
以
成
家
立
業
。
看
著
別
人
有
錢
有
勢
，
吃
穿
享
用
，
可

千
萬
別
眼
紅
。
常
言
說
得
好
﹁
勤
儉
才
能
興
家
﹂
，
你
爺
爺
一
輩
子
幫
別
人
的
忙
，
照
應
同
行
，
給
咱
們
這

行
爭
了
氣
。
可
是
自
己
非
常
儉
樸
，
從
不
浪
費
有
用
的
金
錢
。
你
要
學
你
爺
爺
的
會
花
錢
，
也
要
學
他
省

錢
的
儉
德
。
我
們
這
一
行
的
人
成
了
角
兒
，
錢
來
得
太
容
易
，
就
胡
花
亂
用
，
糟
蹋
身
體
。
等
到
漸
漸
衰

落
下
去
，
難
免
受
凍
挨
餓
。
像
上
海
那
種
繁
華
地
方
，
我
聽
見
有
許
多
角
兒
，
都
毀
在
那
裡
。
你
第
一
次

去
就
唱
紅
了
，
以
後
短
不
了
有
人
來
約
你
，
你
可
得
自
己
有
把
握
，
別
沾
染
上
一
套
吃
喝
嫖
賭
的
習
氣
，

這
是
你
一
輩
子
的
事
，
千
萬
要
記
住
我
今
天
的
幾
句
話
。
我
老
了
，
彷
彿
一
根
蠟
燭
，
剩
了
一
點
蠟
頭
兒
，

知
道
還
能
過
幾
年
。
趁
我
現
在
還
硬
朗
，
見
到
的
地
方
就
得
說
給
你
聽
。
﹄
我
聽
到
她
老
人
家
的
教
訓
，

心
裡
感
動
得
幾
乎
流
下
淚
來
。
這
幾
句
話
我
很
深
刻
地
印
在
腦
子
裡
，
到
今
天
還
一
直
拿
它
當
做
立
身
處

世
的
指
南
針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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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鞭
子
巷
三
條
，
是
一
所
極
平
常
的
四
合
房
。
上
房
五
間
，
左
首
兩
間
是
祖
母
的
臥
房
，
右
首
兩
間
是

伯
父
、
伯
母
帶
了
兩
位
未
出
閣
的
妹
妹
住
的
。
當
中
這
間
，
佈
置
了
一
個
佛
堂
。
我
祖
母
喜
歡
看
經
念
佛
，

拿
這
個
來
消
磨
她
的
暮
年
歲
月
。
閒
時
常
替
孫
輩
做
活
，
縫
縫
補
補
，
到
老
她
的
眼
力
還
是
不
差
。
我
們

傳
統
的
家
規
，
是
不
許
賭
錢
的
。
我
到
今
天
不
會
打
牌
，
就
是
從
小
我
在
家
裡
沒
有
看
見
過
有
鬥
牌
一
類

遊
戲
的
緣
故
。
我
住
在
左
面
的
廂
房
裡
。
對
面
是
廚
房
，
廚
房
的
隔
壁
，
就
是
鴿
子
棚
。
外
面
靠
大
門
一

帶
的
倒
座
︵
北
方
的
四
合
房
，
對
著
上
房
的
屋
子
，
稱
為
倒
座
︶
，
是
兩
間
客
廳
、
一
間
書
房
，
開
間
都
小

得
可
以
的
。
這
兩
間
小
房
子
，
從
前
常
有
一
般
愛
好
戲
曲
的
朋
友
們
，
來
向
我
伯
父
討
教
一
些
有
關
崑
、

亂
方
面
音
樂
上
的
問
題
。
這
是
我
那
時
住
的
房
子
的
大
概
情
形
。
我
伯
父
在
上
年
的
秋
季
就
病
死
在
這
所

房
裡
。
﹂

﹁
我
再
告
訴
你
一
段
有
趣
的
故
事
。
我
伯
父
故
世
的
時
候
，
並
沒
有
把
他
那
條
辮
子
帶
走
，
是
我
替
他

剪
掉
的
。
這
個
工
作
，
我
是
在
他
過
世
前
不
到
兩
個
月
的
時
候
辦
的
。
經
過
是
這
樣
：
當
民
國
成
立
，
就

下
令
剪
髮
。
但
是
有
許
多
人
老
是
意
存
觀
望
，
不
肯
動
手
去
做
。
我
在
民
國
元
年
六
月
間
，
首
先
剪
去
了

腦
後
這
根
討
厭
的
東
西
。
北
京
城
的
戲
班
裡
，
恐
怕
要
算
我
是
剪
得
比
較
早
的
。
跟
著
我
又
想
用
遊
說
的

方
法
，
勸
我
伯
父
也
剪
掉
它
。
他
先
還
猶
豫
不
決
地
不
肯
接
受
，
經
不
住
我
整
天
在
他
旁
邊
，
把
剪
髮
以

後
的
好
處
，
滔
滔
不
斷
地
說
給
他
聽
：
什
麼
每
天
起
床
，
免
得
梳
辮
子
的
麻
煩
，
又
是
睡
下
去
怎
麼
輕
鬆

舒
服
，
更
不
會
把
衣
服
沾
染
壞
。
我
伯
父
聽
多
了
，
心
裡
也
有
點
活
動
。
我
看
著
大
功
快
要
告
成
，
機
會

不
可
放
過
。
有
一
天
，
我
又
自
告
奮
勇
地
對
他
說
：
﹃
明
天
我
要
給
您
到
洋
行
去
買
一
頂
巴
拿
馬
的
草
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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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
我
自
己
替
您
剪
掉
這
根
累
贅
的
辮
子
，
您
把
草
帽
戴
上
，
那
才
好
看
呢
！
﹄
這
一
回
看
上
去
有
點
邊
了
。

他
點
點
頭
，
完
全
同
意
了
我
的
建
議
。
在
第
二
天
的
下
午
，
我
真
的
買
好
了
帽
子
，
親
自
動
手
替
他
剪
掉

辮
子
。
請
他
戴
起
草
帽
，
拿
鏡
子
給
他
照
了
一
下
，
他
彷
彿
很
滿
意
似
的
。
可
是
不
久
他
就
去
世
了
。
這

頂
細
軟
的
草
帽
，
他
沒
有
能
戴
過
幾
回
。
我
就
拿
來
轉
送
給
茹
先
生
︵
萊
卿
︶
了
。
﹂

﹁
還
有
我
的
跟
包
大
李
和
聾
子
，
我
勸
他
們
剪
辮
子
，
怎
麼
說
也
講
不
通
。
有
一
天
我
只
好
趁
他
們
睡

熟
了
，
偷
偷
地
拿
了
剪
子
先
把
聾
子
的
辮
子
剪
掉
。
等
他
醒
過
來
，
感
覺
到
腦
後
光
光
的
，
非
常
懊
喪
。

把
個
大
李
嚇
得
也
有
了
戒
心
。
每
晚
總
是
臉
衝
著
外
睡
，
好
讓
我
沒
法
下
手
。
結
果
，
我
趁
他
酣
睡
的
時
候
，

照
樣
替
他
剪
了
。
這
次
可
費
事
了
，
因
為
他
的
辮
子
緊
挨
著
牆
，
動
起
手
來
，
是
不
大
便
當
的
。
所
以
我

只
剪
去
了
一
半
，
而
且
剪
成
了
三
四
段
。
第
二
天
他
含
著
眼
淚
，
手
裡
捧
著
剪
下
來
的
半
根
辮
子
，
走
到

上
房
向
我
祖
母
訴
苦
說
：
﹃
您
瞧
，
我
的
辮
子
也
讓
大
爺
鉸
掉
了
。
您
說
怎
麼
辦
？
﹄
一
邊
說
，
一
邊
哭
。

我
祖
母
安
慰
他
說
：
﹃
你
心
裡
別
難
受
，
叫
大
爺
也
給
你
買
一
頂
草
帽
好
了
。
﹄
大
李
聽
了
，
哪
裡
就
能

夠
消
除
他
內
心
的
悲
哀
呢
。
過
了
好
久
，
他
談
起
來
還
認
為
這
對
他
的
身
體
是
一
個
重
大
的
損
失
。
在
當

年
是
真
有
這
許
多
想
不
開
的
人
的
。
﹂

﹁
我
二
十
歲
以
前
，
在
北
京
住
家
的
經
過
，
讓
我
在
這
裡
來
做
一
個
比
較
有
系
統
的
敘
述
。
我
是
生
在

李
鐵
拐
斜
街
的
老
屋
裡
的
。
我
的
父
系
也
就
是
在
我
四
歲
那
年
，
病
死
在
這
所
屋
子
裡
。
到
了
七
歲
左
右
，

我
家
搬
到
百
順
胡
同
。
我
的
開
蒙
學
戲
和
最
初
搭
喜
連
成
班
演
唱
時
期
，
就
都
住
在
這
所
房
子
裡
，
這
是

我
在
前
面
也
曾
分
段
提
到
過
的
。
從
百
順
胡
同
第
一
次
先
搬
到
蘆
草
園
，
這
大
概
在
我
住
過
的
房
子
裡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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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
是
最
窄
小
簡
陋
的
一
所
了
，
當
時
也
是
我
的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最
窘
迫
的
時
代
。
我
雖
說
已
經
搭
班
，
這

種
借
台
練
習
的
性
質
，
待
遇
比
科
班
的
學
生
好
來
有
限
。
每
天
只
能
拿
一
點
點
心
錢
，
在
我
已
經
是
滿
足

的
了
。
我
記
得
第
一
次
出
臺
，
拿
到
這
很
微
薄
的
點
心
錢
，
回
家
來
雙
手
捧
給
我
的
母
親
。
我
們
母
子
倆

都
興
奮
極
了
。
我
母
親
的
意
思
，
好
像
是
說
這
個
兒
子
已
經
能
夠
賺
錢
了
。
我
那
時
才
是
十
四
歲
的
孩
子
，

覺
得
不
管
賺
得
多
少
，
我
總
能
夠
帶
錢
回
來
給
她
使
用
。
在
一
個
小
孩
子
的
心
理
上
，
是
夠
多
麼
值
得
安

慰
的
一
件
事
！
可
憐
的
是
轉
過
年
來
的
七
月
十
八
日
，
她
就
撇
下
了
我
這
個
孤
兒
，
病
死
在
這
所
簡
陋
的

房
子
裡
了
。
﹂

﹁
第
二
年
我
又
搬
到
鞭
子
頭
條
，
也
是
一
所
極
小
的
四
合
房
。
家
裡
的
開
銷
不
大
，
我
伯
父
的
收
入
也

不
寬
裕
。
他
的
藝
術
，
雖
然
享
名
很
早
，
可
是
他
的
胡
琴
伴
奏
的
報
酬
，
是
直
等
譚
老
闆
晚
年
，
才
跟
著

提
高
了
許
多
的
。
﹂

﹁
我
在
十
七
歲
上
倒
了
倉
，
只
好
脫
離
喜
連
成
班
，
停
止
演
唱
。
幸
虧
我
倒
的
時
間
不
長
，
不
滿
一
年
，

就
重
新
搭
上
了
大
班
。
大
班
的
規
矩
和
小
班
不
同
，
不
論
大
小
角
兒
，
都
有
戲
份
。
我
先
是
在
頭
裡
唱
，

地
位
不
高
，
但
是
也
有
了
固
定
的
收
入
。
我
就
在
那
個
時
期
，
等
穿
滿
了
我
母
親
的
孝
服
以
後
，
跟
我
的

前
室
王
明
華
結
了
婚
。
﹂

﹁
她
是
一
位
精
明
能
幹
的
當
家
人
。
她
剛
嫁
過
來
，
我
家
的
景
況
，
還
不
見
好
轉
。
就
拿
一
樁
很
小
的

事
來
說
。
我
記
得
穿
著
過
冬
的
一
件
藍
緞
子
的
老
羊
皮
袍
，
皮
板
子
破
得
是
真
可
以
的
。
這
一
冬
天
她
總

要
給
我
縫
上
好
幾
回
。
有
時
連
我
祖
母
也
幫
著
替
我
來
補
。
固
然
我
們
家
裡
，
從
我
祖
父
起
一
向
勤
儉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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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，
可
是
一
件
禦
寒
用
的
皮
袍
，
要
這
樣
的
東
補
西
補
，
補
之
不
已
，
那
也
足
夠
說
明
了
我
那
時
的
經
濟

力
量
，
實
在
薄
弱
極
了
。
等
她
生
了
永
兒
，
我
家
又
從
鞭
子
巷
頭
條
搬
到
三
條
以
後
，
有
一
天
我
伯
父
叫

我
過
去
，
跟
我
這
樣
講
：
﹃
我
看
你
漸
漸
能
夠
自
立
。
侄
媳
婦
操
持
家
政
，
也
很
能
幹
。
我
打
算
把
家
裡

的
事
兒
，
交
給
你
們
負
責
管
理
。
﹄
說
過
這
話
，
不
到
半
天
，
他
就
關
照
我
伯
母
把
銀
錢
來
往
、
日
常
用

度
的
帳
目
，
交
出
來
歸
我
來
管
。
在
我
的
肩
上
，
從
此
就
加
上
了
這
一
副
千
斤
擔
子
。
一
直
挑
到
今
天
，

還
是
放
不
下
來
呢
。
﹂

﹁
每
一
個
男
演
員
到
了
相
當
年
齡
，
一
定
要
經
過
倒
倉
的
階
段
。
倒
的
時
間
愈
短
愈
好
。
有
倒
了
二
三

年
，
還
沒
有
倒
過
來
的
，
那
就
太
不
正
常
了
。
這
裡
面
總
不
出
兩
種
原
因
：
︵
一
︶
未
倒
倉
以
前
，
唱
得

太
疲
乏
了
；
︵
二
︶
既
倒
倉
之
後
，
不
懂
得
休
息
保
養
。
這
兩
種
都
會
使
聲
帶
受
到
創
傷
，
於
是
就
要
影

響
嗓
子
的
復
元
了
。
﹂

﹁
我
的
兒
子
葆
玖
去
年
倒
倉
的
時
間
，
跟
我
一
樣
，
也
是
幾
個
月
就
倒
過
來
了
。
這
也
許
有
點
遺
傳
的

關
係
。
我
要
在
這
裡
提
醒
一
下
現
在
的
童
年
藝
人
們
。
在
倒
倉
時
間
，
身
體
上
先
要
有
適
當
的
休
息
和
足

夠
的
營
養
。
吊
嗓
子
不
宜
用
過
高
的
調
門
。
老
生
、
花
臉
、
老
旦
等
行
，
是
用
本
嗓
唱
的
，
尤
其
應
該
注

意
到
這
幾
點
。
要
唱
狠
了
的
話
，
還
會
逼
成
一
條
左
嗓
子
︵
內
行
稱
假
嗓
子
為
左
嗓
子
，
嗓
音
高
而
窄
，

堂
音
就
差
了
︶
。
學
武
生
的
，
也
不
能
盡
靠
有
了
武
工
，
不
理
會
保
養
嗓
子
。
像
楊
老
闆
︵
小
樓
︶
能
夠
在

臺
上
享
幾
十
年
的
盛
名
，
固
然
武
工
火
候
都
到
了
家
，
還
有
他
那
一
條
又
寬
又
亮
、
響
堂
的
好
嗓
子
，
也

是
幫
了
大
忙
的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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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
班
﹁
翊
文
社
﹂

﹁
我
去
上
海
以
前
，
搭
的
是
田
紀
雲
︵
即
響
九
霄
︶
所
組
的
﹃
玉
成
班
﹄
，
經
常
在
天
樂
園
演
唱
。
我

的
戲
碼
，
大
都
排
在
倒
第
二
、
三
。
同
班
老
生
是
孟
小
茹
，
他
的
戲
碼
就
唱
在
我
的
後
面
。
我
們
兩
個
人

也
常
合
演
對
兒
戲
。
﹂

﹁
我
跟
鳳
二
爺
不
是
在
上
海
合
作
了
一
期
嗎
？
等
回
到
北
京
，
又
分
開
來
各
歸
原
班
。
我
到
家
已
經
在

舊
曆
的
臘
月
初
，
館
子
離
著
封
箱
不
遠
，
我
跟
玉
成
班
訂
好
的
明
年
繼
續
在
他
班
裡
演
唱
的
契
約
，
就
暫

時
休
息
一
個
時
期
。
﹂

﹁
那
年
年
底
，
官
方
下
令
通
知
，
把
所
有
﹃
班
﹄
的
名
稱
，
一
律
改
成
了
﹃
社
﹄
。
﹃
玉
成
班
﹄
也
從

舊
曆
甲
寅
年
正
月
初
一
日
起
，
改
名
﹃
翊
文
社
﹄
。
﹂

﹁
北
京
每
年
元
旦
的
一
天
，
戲
院
裡
照
例
是
早
晨
九
點
開
鑼
，
下
午
三
點
散
戲
。
開
場
先
跳
靈
官
、
加

官
，
跟
著
是
︽
天
官
賜
福
︾
、
︽
卸
甲
封
王
︾
這
一
類
的
吉
祥
戲
。
我
記
得
那
天
我
在
﹃
天
樂
園
﹄
演
的
是
︽
打

金
枝
︾
，
又
名
︽
七
子
八
婿
︾
。
因
為
新
年
裡
各
館
子
貼
的
全
是
大
團
圓
的
喜
劇
，
竭
力
避
免
死
、
殺
、
傷
、

刑
的
出
現
。
拿
我
們
唱
青
衣
的
來
說
吧
，
如
︽
彩
樓
配
︾
、
︽
大
登
殿
︾
、
︽
御
碑
亭
︾
帶
︽
金
榜
樂
︾
、
︽
回

荊
州
︾
、
︽
貴
妃
醉
酒
︾
︙
︙
這
些
都
是
常
演
的
戲
。
還
有
一
路
玩
笑
旦
的
戲
，
專
靠
科
諢
、
逗
樂
見
長
，

也
是
很
受
台
下
歡
迎
的
。
初
五
以
前
連
︽
起
解
︾
、
︽
玉
堂
春
︾
都
不
肯
唱
。
當
時
的
習
慣
，
演
員
和
觀
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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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要
在
新
年
討
取
口
彩
。
認
為
蘇
三
的
披
枷
帶
鎖
，
是
會
引
起
觀
眾
不
好
的
印
象
的
。
元
旦
這
天
的
座
兒
，

向
例
是
不
會
太
滿
的
。
聽
戲
的
大
半
在
除
夕
守
歲
，
一
夜
無
眠
，
第
二
天
還
要
忙
著
一
切
舊
風
俗
上
的
儀

節
，
哪
有
工
夫
出
門
聽
戲
呢
？
演
員
們
的
家
裡
也
有
一
套
祭
祖
敬
神
的
老
習
慣
。
晚
上
沒
得
好
睡
，
白
天

上
了
台
，
真
有
點
像
站
在
雲
裡
霧
裡
一
樣
。
再
說
有
些
只
取
口
彩
的
老
戲
，
我
們
內
行
稱
做
﹃
歇
工
戲
﹄
。

平
日
也
不
常
唱
，
根
本
唱
不
出
精
彩
來
的
。
可
是
每
一
個
組
織
好
的
班
社
裡
面
，
那
天
一
定
有
戲
。
而
且

搭
上
班
社
的
每
一
個
演
員
，
還
是
非
出
臺
不
可
。
為
的
是
要
讓
觀
眾
知
道
這
家
班
社
裡
今
年
約
定
的
是
一

些
什
麼
角
兒
，
帶
點
廣
告
性
質
的
。
﹂

﹁
各
班
社
的
例
規
，
在
這
一
天
是
不
開
戲
份
的
。
由
後
臺
管
事
分
發
喜
封
，
用
紅
紙
包
著
銅
元
二
十
枚
，

或
是
一
毛
錢
。
不
論
大
小
角
色
，
一
律
平
等
待
遇
。
﹂

﹁
這
拜
年
的
儀
節
，
當
時
普
遍
風
行
。
尤
其
我
們
戲
劇
界
的
老
輩
，
格
外
講
究
。
其
實
這
真
是
一
樁
苦

事
。
像
譚
老
闆
偌
大
年
紀
，
因
為
他
跟
我
祖
父
有
交
情
，
每
年
必
定
在
初
二
、
初
三
專
誠
來
到
我
家
，
走

進
上
房
向
我
祖
母
拜
年
。
見
了
面
，
還
准
得
趴
下
磕
頭
。
我
祖
母
也
搶
著
回
拜
。
我
們
站
在
旁
邊
，
忙
著

過
去
攙
扶
這
兩
位
老
人
家
起
來
。
這
些
老
前
輩
進
來
一
次
，
滿
屋
子
的
人
就
都
要
忙
亂
一
陣
。
﹂

﹁
民
國
三
年
翊
文
社
的
陣
容
，
老
生
有
孟
小
茹
、
賈
洪
林
、
瑞
德
寶
、
高
慶
奎
。
武
生
是
田
雨
農
︵
他

是
田
紀
雲
的
兒
子
，
大
家
管
他
叫
少
掌
櫃
的
︶
。
旦
角
有
王
蕙
芳
、
路
三
寶
、
胡
素
仙
跟
我
。
老
旦
是
謝
寶

雲
，
小
生
是
張
寶
昆
。
這
台
角
色
，
要
算
整
齊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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趕
場﹁

我
從
上
海
回
到
北
京
，
因
為
多
了
幾
出
刀
馬
旦
的
新
戲
，
北
京
的
觀
眾
沒
有
看
我
唱
過
，
也
覺
得

新
鮮
。
很
受
他
們
的
歡
迎
。
正
碰
上
新
年
，
館
子
買
賣
向
例
不
壞
。
堂
會
再
多
了
幾
處
，
常
常
一
天
要
唱

三
四
個
地
方
。
這
就
又
恢
復
了
我
童
年
在
科
班
裡
的
情
形
，
再
度
嘗
到
了
趕
場
的
緊
張
滋
味
了
。
這
裡
我

來
舉
兩
個
例
子
。
﹂

﹁
我
前
面
不
是
說
過
有
一
天
連
演
三
次
︽
樊
江
關
︾
嗎
？
那
次
是
下
午
先
在
陸
宅
堂
會
裡
演
出
，
大
約

是
快
五
點
才
演
完
。
跟
著
就
趕
天
樂
園
，
等
天
樂
完
了
，
已
經
六
點
來
鐘
。
匆
匆
回
家
吃
飯
。
幸
虧
天
樂

是
在
鮮
魚
口
，
我
家
鞭
子
巷
是
在
東
珠
市
口
三
裡
河
，
相
離
不
遠
。
吃
完
飯
又
要
趕
到
後
門
的
德
泉
茶
園

唱
那
一
天
第
三
次
的
︽
樊
江
關
︾
。
像
這
樣
趕
著
唱
，
實
在
太
不
合
理
。
當
時
固
然
為
了
掙
錢
，
不
能
不
唱
；

現
在
回
想
起
來
，
無
形
中
身
體
要
受
損
害
，
對
於
藝
術
也
是
有
損
無
益
的
。
﹂

﹁
我
記
得
先
在
陸
宅
唱
的
時
候
，
前
半
齣
的
︽
樊
江
關
︾
精
神
十
分
飽
滿
。
唱
到
了
後
半
齣
，
天
樂
的

電
話
雪
片
似
的
來
催
了
不
算
，
還
派
人
來
追
我
回
去
。
我
正
在
臺
上
，
檢
場
的
遞
給
我
這
個
消
息
，
叫
我
﹃
馬

前
﹄
︵
內
行
術
語
，
要
場
上
唱
得
快
點
叫
﹃
馬
前
﹄
，
慢
點
叫
﹃
馬
後
﹄
︶
。
我
聽
了
心
裡
頓
時
就
不
踏
實

了
。
你
想
這
底
下
的
戲
還
能
唱
得
好
嗎
？
進
了
後
臺
，
催
戲
的
跟
我
說
：
﹃
館
子
怕
您
趕
不
過
來
，
在
臺

上
貼
出
了
一
張
梅
蘭
芳
因
事
告
假
的
條
子
。
看
客
不
答
應
，
又
把
它
撕
掉
了
。
現
在
只
好
讓
謝
老
闆
︵
寶
雲
︶

墊
一
個
︽
吊
金
龜
︾
。
﹄
這
位
謝
老
闆
先
唱
老
生
，
後
改
老
旦
，
嗓
音
清
亮
，
念
字
準
確
，
扮
相
清
瘦
，
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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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合
老
旦
的
身
分
，
極
受
觀
眾
的
歡
迎
。
但
是
經
常
不
肯
賣
力
，
每
出
戲
裡
只
有
一
句
最
精
彩
的
。
觀
眾

都
管
他
叫
﹃
謝
一
句
﹄
。
那
天
他
從
孟
津
河
唱
起
，
一
句
一
句
地
認
真
唱
完
了
一
齣
。
等
我
們
出
場
，
他
又

同
我
合
演
︽
樊
江
關
︾
，
這
齣
戲
裡
照
例
的
一
句
好
，
過
是
有
的
。
那
出
︽
吊
金
龜
︾
也
算
是
觀
眾
的
意
外

收
穫
。
這
一
天
唱
的
三
齣
︽
樊
江
關
︾
在
陸
宅
是
顯
得
慌
張
，
天
樂
是
趕
得
緊
張
，
在
德
泉
是
唱
得
疲
乏
。

結
果
三
處
裡
面
，
是
一
處
也
沒
有
唱
好
。
﹂

﹁
又
有
一
天
我
在
館
子
下
來
趕
堂
會
，
唱
的
是
︽
穆
柯
寨
︾
。
金
老
闆
︵
秀
山
︶
的
孟
良
。
好
像
還
是

第
一
次
跟
他
合
演
這
齣
戲
呢
。
他
見
我
就
說
：
﹃
今
兒
我
已
經
趕
了
三
個
地
方
了
。
﹄
我
聽
了
，
心
裡
真

著
急
。
我
想
今
兒
這
齣
戲
，
是
唱
不
好
的
了
。
趕
場
的
怎
麼
都
湊
在
一
起
了
呢
。
誰
知
道
到
了
臺
上
，
我

看
他
從
容
不
迫
的
，
一
點
都
不
露
出
他
是
趕
過
三
場
的
角
兒
。
進
了
後
臺
，
他
的
神
態
還
是
那
樣
安
閒
自

得
。
我
對
這
位
老
藝
人
趕
場
的
能
耐
，
真
是
佩
服
得
五
體
投
地
了
。
他
後
來
告
訴
我
趕
場
的
訣
竅
。
他
說
：

﹃
我
們
這
一
行
，
到
了
正
月
，
館
子
座
兒
好
，
堂
會
再
多
幾
處
，
忙
起
來
是
免
不
了
要
趕
場
的
。
今
兒
要
趕

幾
處
，
你
的
心
裡
先
得
有
個
譜
兒
。
把
自
己
這
一
點
精
力
，
勻
開
了
來
唱
。
不
能
在
哪
一
個
地
方
，
使
勁

傻
唱
。
可
也
不
能
因
為
唱
累
了
就
偷
懶
馬
虎
，
敷
衍
了
事
。
再
說
就
是
不
趕
場
，
演
員
在
臺
上
的
玩
藝
兒
，

本
來
也
應
該
留
些
有
餘
不
盡
的
意
味
。
如
果
你
老
用
濁
勁
亂
喊
，
聽
的
人
聽
膩
了
，
也
分
不
出
哪
一
句
是

你
在
那
裡
賣
力
，
那
麼
這
個
勁
頭
不
是
白
費
的
嗎
？
你
要
知
道
每
一
個
演
員
都
有
他
的
長
處
，
也
准
有
他

的
短
處
。
你
得
會
躲
開
自
己
的
短
處
，
讓
觀
眾
瞧
不
出
來
。
譬
如
瞧
自
己
的
武
工
不
好
，
就
少
打
幾
下
。

嗓
子
不
夠
，
就
少
貼
唱
功
戲
。
人
家
在
這
一
點
上
要
彩
，
我
就
另
找
俏
頭
。
找
著
了
俏
頭
，
還
不
能
老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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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它
使
出
來
。
從
前
有
一
位
票
友
，
人
家
管
他
叫
﹁
燈
籠
王
﹂
，
是
專
學
程
大
老
闆
的
。
有
一
天
登
臺
表
演

︽
文
昭
關
︾
，
使
了
一
個
大
老
闆
的
腔
，
台
底
下
叫
了
他
一
個
滿
堂
好
，
都
說
真
像
大
老
闆
唱
的
。
他
在
臺

上
高
了
興
，
一
會
兒
又
把
這
腔
使
上
，
台
底
下
已
經
夠
膩
味
的
了
。
他
還
不
知
趣
，
第
三
次
再
用
這
個
腔
，

觀
眾
在
這
兒
可
都
沉
不
住
氣
了
，
來
了
個
敞
笑
說
：
﹁
大
老
闆
的
好
腔
，
每
齣
戲
裡
只
用
一
次
的
。
﹂
說
完
，

紛
紛
離
座
，
就
開
了
閘
︵
不
等
戲
完
，
大
批
觀
眾
散
去
，
內
行
稱
做
﹁
開
閘
﹂
︶
。
可
見
得
凡
事
得
意
不
可

再
往
，
要
彩
也
得
有
個
範
圍
。
要
是
不
明
白
這
個
道
理
，
以
為
這
樣
可
以
迎
合
觀
眾
的
喜
歡
，
其
結
果
是

反
而
不
會
討
好
的
。
﹄
我
聽
完
了
他
這
一
大
套
經
驗
之
談
，
體
會
到
演
員
在
臺
上
要
懂
得
﹃
善
用
其
長
，

不
可
過
火
﹄
。
遇
到
幾
處
趕
場
，
是
要
在
事
先
有
計
劃
地
支
配
自
己
的
精
力
的
。
﹂

︵
註
︶
﹁
燈
籠
王
﹂
的
故
事
，
陳
彥
衡
先
生
的
︽
舊
劇
叢
談
︾
裡
面
也
曾
提
到
。
大
概
這
件
事
，
在
當

年
已
經
傳
為
笑
柄
，
知
道
的
人
是
很
多
的
。

﹁
北
京
戲
班
裡
，
怎
麼
會
很
普
遍
地
都
有
這
種
趕
場
經
驗
的
呢
？
這
跟
當
時
的
交
通
工
具
、
交
通
管
理

都
是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的
。
演
員
遇
到
趕
場
，
是
倚
靠
騾
車
︵
後
來
是
用
洋
車
︶
代
步
。
城
內
外
來
回
地
一
趕
，

加
上
半
道
上
的
岔
車
，
時
間
就
沒
法
預
算
了
。
北
京
的
街
道
寬
窄
不
一
致
，
騾
車
轉
動
，
不
夠
靈
便
；
交

通
指
揮
管
理
上
，
也
沒
有
研
究
出
一
個
妥
善
的
疏
散
辦
法
。
騾
車
和
洋
車
走
到
大
柵
欄
、
鮮
魚
口
一
帶
的

鬧
市
，
最
容
易
岔
車
。
往
往
兩
方
面
可
以
擠
上
好
半
天
，
才
通
得
過
去
。
戲
館
子
又
都
集
中
在
這
一
帶
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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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有
時
看
看
實
在
一
時
通
不
過
去
，
只
好
下
車
步
行
。
時
間
上
是
不
太
經
濟
了
。
從
前
戲
園
的
習
慣
，

打
開
鑼
唱
到
散
場
。
場
面
上
不
許
停
鑼
休
息
的
。
班
社
的
管
事
人
，
因
為
演
員
有
這
種
事
實
上
的
困
難
，

常
感
到
不
好
應
付
，
就
想
出
了
一
種
臨
時
墊
戲
的
緩
衝
辦
法
。
台
底
下
看
你
有
了
墊
戲
，
也
都
知
道
那
位

演
員
准
是
趕
不
過
來
。
彷
彿
有
一
種
默
契
的
諒
解
，
並
不
苛
求
責
備
。
我
的
趕
場
經
驗
就
是
這
樣
練
習
出

來
的
。
﹂

﹁
等
我
到
上
海
來
表
演
，
看
見
南
方
的
演
員
，
就
從
來
沒
有
這
樣
趕
場
的
。
戲
館
子
也
不
聽
說
有
墊
戲

的
事
。
這
裡
面
有
兩
個
原
因
：
︵
一
︶
上
海
演
員
們
，
都
是
訂
立
合
同
，
掙
的
是
長
年
包
銀
，
每
人
只
搭

一
個
班
。
︵
二
︶
堂
會
的
演
出
也
沒
有
像
北
京
那
麼
頻
繁
。
所
以
他
們
的
工
作
比
較
有
規
律
。
要
問
他
們
趕

場
的
經
驗
，
那
是
不
會
有
的
。
﹂

與
譚
鑫
培
合
演
︽
四
郎
探
母
︾

﹁
我
陪
譚
老
闆
演
戲
，
已
經
是
在
民
國
以
後
的
事
。
前
面
所
說
段
宅
堂
會
的
︽
汾
河
灣
︾
，
這
還
不
是

我
們
最
初
的
合
作
。
我
第
一
次
陪
他
在
戲
館
裡
唱
的
是
︽
桑
園
寄
子
︾
，
好
像
是
陳
喜
星
扮
的
娃
娃
生
。
民

國
六
年
以
前
我
們
倆
沒
有
搭
過
一
個
戲
班
。
我
陪
他
演
出
，
多
半
是
在
義
勞
戲
、
堂
會
戲
裡
，
晚
上
出
臺
，

每
次
也
就
只
唱
一
兩
天
。
不
過
這
種
借
用
義
務
為
名
的
戲
，
倒
也
是
不
斷
舉
行
的
。
有
一
次
陪
他
在
天
樂

園
唱
︽
探
母
︾
，
真
把
我
急
壞
了
。
這
件
事
從
發
生
到
現
在
快
四
十
年
了
。
當
時
前
後
臺
的
情
形
，
我
倒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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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得
很
清
楚
。
﹂

﹁
有
一
天
我
們
合
演
︽
探
母
︾
的
戲
報
已
經
貼
出
去
了
，
他
那
天
早
晨
起
床
，
覺
得
身
體
不
爽
快
。
飯

後
試
試
嗓
音
，
也
不
大
得
勁
，
就
想
要
回
戲
。
派
人
到
戲
館
接
洽
，
這
個
人
回
來
答
覆
他
，
園
子
滿
座
，

不
能
回
戲
。
他
歎
了
一
口
氣
說
：
﹃
真
要
我
的
老
命
！
﹄
﹂

︵
註
︶
陳
彥
衡
先
生
說
過
，
譚
鑫
培
到
了
晚
年
，
有
許
多
人
跟
著
他
，
等
著
他
一
出
臺
就
可
以
拿
錢
花

用
。
他
不
得
不
唱
，
是
含
有
種
種
複
雜
因
素
的
。
從
上
邊
這
一
句
話
裡
面
，
就
可
以
想
像
到
這
一
位

老
藝
人
的
晚
境
，
是
無
限
蒼
涼
的
。

﹁
那
天
晚
上
到
了
館
子
，
我
看
他
精
神
不
大
好
，
問
他
可
要
對
戲
︵
演
員
們
在
出
臺
以
前
，
深
怕
彼
此

所
學
不
同
，
往
往
先
把
臺
詞
對
念
，
身
段
對
做
一
遍
，
內
行
稱
為
對
戲
︶
。
他
說
這
是
大
路
戲
，
用
不
著
對
。

我
還
再
三
託
付
他
，
請
他
在
臺
上
兜
著
我
點
兒
。
他
說
：
﹃
孩
子
，
沒
錯
兒
。
都
有
我
哪
。
﹄
他
上
場
以
後
，

把
大
段
西
皮
慢
板
唱
完
，
台
下
的
反
映
就
沒
有
往
常
那
麼
好
。
等
我
這
公
主
誓
也
盟
了
，
輪
到
他
唱
﹃
未
開

言
，
不
由
人
，
淚
流
滿
面
﹄
，
這
句
倒
板
的
時
候
，
壞
了
！
他
的
嗓
子
突
然
發
生
了
變
化
，
啞
到
一
字
不
出
。

我
坐
在
他
的
對
面
，
替
他
乾
著
急
，
也
沒
法
幫
助
。
對
口
快
板
一
段
，
更
是
吃
力
。
只
看
他
嘴
動
，
聽
不
清

唱
的
詞
兒
。
這
一
場
﹃
坐
宮
﹄
就
算
草
草
了
事
。
唱
到
出
關
被
擒
，
他
抖
擻
老
精
神
，
翻
了
一
個
﹃
吊
毛
﹄
，

又
乾
淨
，
又
俐
落
，
真
是
好
看
，
才
得
著
一
個
滿
堂
彩
聲
。
見
完
了
六
郎
以
後
，
就
此
半
途
終
場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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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譚
老
闆
的
人
緣
，
素
來
是
好
的
。
那
天
臺
下
的
觀
眾
，
大
半
都
對
他
抱
著
一
種
惋
惜
和
諒
解
的
心
理
，

沒
有
很
顯
著
地
表
示
他
們
的
反
感
。
可
也
免
不
了
有
的
交
頭
接
耳
在
那
裡
議
論
。
他
是
向
來
有
壓
堂
的
能

力
︵
演
員
一
出
臺
，
台
下
立
刻
入
於
肅
靜
無
嘩
的
境
地
，
內
行
稱
為
﹃
壓
堂
﹄
︶
。
在
他
一
生
演
出
的
過
程

當
中
，
那
天
這
種
現
象
，
恐
怕
還
是
絕
無
僅
有
的
呢
。
﹂

﹁
我
在
後
臺
看
他
進
來
，
心
裡
非
常
難
過
，
可
也
找
不
出
一
句
話
來
安
慰
這
位
老
人
家
，
只
好
在
神
色

間
向
他
表
示
同
情
。
他
也
看
出
我
替
他
難
過
，
卸
完
了
妝
就
拍
著
我
的
肩
膀
說
：
﹃
孩
子
，
不
要
緊
。
等

我
養
息
幾
天
，
咱
們
再
來
這
齣
戲
。
﹄
從
他
說
話
時
那
種
堅
定
的
口
氣
，
就
知
道
他
已
經
下
了
挽
回
這
次

失
敗
的
決
心
。
他
覺
得
嗓
音
偶
然
的
失
潤
，
雖
然
不
算
是
唱
戲
的
錯
誤
，
但
他
是
一
向
對
觀
眾
負
責
的
，

不
願
意
在
他
快
要
終
止
他
的
舞
臺
生
活
以
前
，
再
給
觀
眾
留
下
一
點
不
好
的
印
象
。
﹂

﹁
譚
老
闆
休
息
了
一
個
多
月
，
沒
有
出
臺
。
有
一
天
他
讓
管
事
來
通
知
我
，
已
經
決
定
某
天
在
丹
桂
茶

園
重
演
︽
探
母
︾
。
我
聽
到
這
個
消
息
，
立
刻
興
奮
起
來
。
等
到
出
演
那
一
天
，
館
子
裡
早
就
滿
座
。
老
觀

眾
都
知
道
這
個
老
頭
兒
好
勝
的
脾
氣
，
要
來
趕
這
一
場
盛
會
。
我
很
早
就
上
了
館
子
，
正
扮
著
戲
，
譚
老

闆
進
來
了
。
我
站
起
來
叫
他
一
聲
﹃
爺
爺
﹄
︵
譚
鑫
培
與
梅
巧
玲
同
輩
，
所
以
他
有
這
樣
的
稱
呼
︶
。
他
含

著
笑
容
，
仍
舊
拍
著
我
的
肩
膀
說
：
﹃
你
不
要
招
呼
我
，
好
好
扮
戲
。
﹄
我
看
他
兩
個
眼
睛
目
光
炯
炯
，

精
神
非
常
飽
滿
，
知
道
他
有
了
精
神
上
充
分
的
準
備
。
過
了
一
會
兒
，
臺
上
打
著
小
鑼
，
他
剛
上
場
，
就

聽
到
前
臺
轟
的
一
聲
，
全
場
不
約
而
同
地
叫
了
一
個
碰
頭
好
。
跟
著
就
寂
靜
無
聲
了
。
頭
一
段
西
皮
慢
板
，

唱
得
聚
精
會
神
，
一
絲
不
苟
。
他
是
把
積
蓄
了
幾
十
年
的
精
華
，
一
齊
使
出
來
了
。
我
那
天
興
奮
極
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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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
板
一
段
也
覺
得
唱
得
很
舒
泰
。
等
又
唱
到
﹃
未
開
言
︙
︙
﹄
的
一
句
倒
板
，
這
老
頭
兒
真
好
勝
，
上
次

不
是
在
這
兒
砸
的
嗎
？
今
兒
還
得
打
這
兒
翻
本
回
來
。
使
出
他
全
身
家
數
，
唱
得
轉
折
鋒
芒
，
跟
往
常
是

大
不
相
同
。
又
大
方
，
又
好
聽
，
加
上
他
那
一
條
雲
遮
月
的
嗓
子
，
愈
唱
愈
亮
，
好
像
月
亮
從
雲
裡
鑽
出

來
了
。
﹃
餘
音
繞
梁
，
三
日
不
絕
﹄
這
種
形
容
詞
用
在
這
裡
是
再
合
適
也
沒
有
的
了
。
不
要
說
聽
戲
的
聽
傻

了
，
就
連
我
這
同
台
唱
戲
的
也
聽
出
了
神
。
往
下
﹃
扭
回
頭
來
叫
小
番
﹄
一
句
嘎
詞
，
一
口
氣
唱
完
，
嗓

音
從
高
亢
裡
面
微
帶
沙
音
，
那
才
好
聽
。
後
面
的
場
子
，
一
段
緊
一
段
，
嚴
密
緊
湊
，
到
底
不
懈
地
進
行
著
。

始
終
在
觀
眾
的
高
昂
情
緒
當
中
，
結
束
了
這
出
︽
探
母
︾
。
﹂

﹁
我
看
他
到
了
後
臺
，
是
相

當
疲
勞
了
。
但
是
面
部
神
情
，
透

露
出
異
樣
的
滿
足
。
每
一
個
演
員
，

當
他
很
滿
意
地
演
完
了
一
齣
拿
手

好
戲
，
那
種
愉
快
的
心
情
，
是
找

不
著
適
當
的
詞
兒
來
形
容
的
。
﹂

﹁
我
看
過
他
晚
年
表
演
的
好

多
次
︽
探
母
︾
，
也
陪
他
唱
過
幾

次
，
惟
有
這
一
次
真
可
以
說
是
一

個
最
高
潮
。
﹂

《四郎探母》中梅蘭芳飾鐵扇公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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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翊
文
社
﹂
的
老
夥
伴

梅
劇
團
這
次
北
上
，
在
京
、
津
兩
地
，
住
了
五
個
月
。
到
了
舊
曆
的
年
近
歲
邊
，
有
些
住
家
在
上
海

的
團
員
歸
心
似
箭
，
都
想
回
來
過
這
個
舊
曆
年
。
同
時
梅
先
生
夫
婦
也
惦
記
他
們
孩
子
葆
琛
的
病
︵
葆

琛
生
了
個
外
症
，
在
醫
院
開
刀
︶
，
也
想
回
家
看
看
，
順
便
料
理
一
些
家
事
。
因
此
我
們
這
一
群
人
，
在

一
九
五
一
年
二
月
二
日
︵
舊
曆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︶
的
下
午
，
就
坐
京
滬
直
達
通
車
南
下
了
。
車
過
天
津
，

有
許
多
朋
友
，
都
到
站
上
來
見
面
。
說
說
笑
笑
，
非
常
熱
鬧
。
從
天
津
開
出
，
大
家
吃
完
晚
飯
，
又
都
擠

在
梅
先
生
包
房
裡
聊
天
，
我
把
話
頭
引
向
他
的
﹁
舞
臺
生
活
﹂
，
梅
先
生
就
講
了
些
他
在
翊
文
社
同
班
合
演

的
幾
位
老
夥
伴
的
情
形
。

﹁
孟
小
茹
是
翊
文
社
的
頭
牌
老
生
。
我
跟
他
合
演
的
戲
，
有
︽
探
母
︾
、
︽
汾
河
灣
︾
、
︽
武
家
坡
︾
、
︽
趕

三
關
︾
等
。
他
的
︽
汾
河
灣
︾
演
得
相
當
細
緻
，
要
比
起
譚
、
王
二
位
來
，
可
就
不
免
過
火
一
點
了
。
︽
趕

三
關
︾
的
薛
平
貴
，
唱
做
都
不
繁
重
，
現
在
是
歸
二
路
裡
子
老
生
應
行
，
在
民
國
初
年
北
京
的
各
戲
館
裡
，

照
樣
是
頭
路
老
生
扮
演
的
。
這
裡
面
的
代
戰
公
主
，
也
無
非
是
看
一
個
扮
相
和
聽
幾
句
京
白
。
我
因
為
剛

從
青
衣
轉
入
刀
馬
旦
，
很
受
觀
眾
的
歡
迎
，
所
以
常
演
這
一
類
的
戲
，
拿
它
來
練
習
的
。
﹂

﹁
賈
洪
林
是
我
早
期
合
作
的
老
夥
伴
。
我
們
合
演
過
︽
桑
園
寄
子
︾
、
︽
浣
紗
計
︾
︙
︙
他
有
演
戲
的

天
才
，
可
惜
正
當
盛
年
，
嗓
子
就
嘶
啞
了
，
只
能
退
居
二
路
老
生
的
地
位
。
我
跟
孟
小
茹
唱
︽
朱
砂
痣
︾
，

老
是
他
的
吳
大
哥
。
這
是
一
個
極
不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他
也
能
夠
表
演
得
生
動
精
彩
。
儘
管
嗓
子
不
好
，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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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體
會
劇
中
人
的
身
分
、
性
格
，
是
有
他
獨
到
之
處
的
。
我
看
過
他
同
譚
老
闆
合
演
︽
搜
孤
救
孤
︾
，
譚
老

闆
的
程
嬰
，
他
的
公
孫
杵
臼
。
程
嬰
在
公
堂
上
唱
完
﹃
手
執
皮
鞭
將
你
打
﹄
一
句
，
照
例
要
打
公
孫
杵
臼

三
鞭
子
。
每
打
一
鞭
，
他
摔
一
個
﹃
屁
股
座
子
﹄
︵
這
個
身
段
是
要
全
身
躍
起
，
兩
股
坐
地
︶
。
他
的
身
體

跟
著
鞭
子
起
落
，
姿
勢
實
在
好
看
。
沒
有
幼
工
的
底
子
，
是
辦
不
到
的
。
這
種
身
段
比
︽
狀
元
譜
︾
裡
面

程
伯
愚
打
程
大
官
的
板
子
還
要
難
做
。
打
人
的
與
挨
打
的
，
這
兩
個
人
的
演
技
，
要
精
神
一
貫
、
工
力
悉
敵
，

才
能
造
成
這
樣
緊
張
的
場
面
。
有
一
方
面
技
術
差
一
點
，
就
使
不
上
來
了
。
除
了
他
們
二
位
之
外
，
我
還

沒
有
看
見
過
別
人
是
這
樣
做
的
。
程
繼
仙
曾
經
對
我
說
過
，
演
員
們
在
臺
上
，
如
同
鬥
蟋
蟀
一
般
，
對
方

的
技
能
相
差
太
遠
是
鬥
不
起
勁
來
的
。
這
真
是
經
驗
之
談
。
有
些
老
前
輩
們
對
於
選
擇
配
角
十
分
嚴
格
，

就
是
這
個
緣
故
。
﹂

﹁
當
時
也
有
人
評
論
賈
洪
林
演
戲
，
喜
歡
﹃
灑
狗
血
﹄
︵
內
行
對
一
般
演
員
，
在
臺
上
表
演
過
分
賣
力

討
好
觀
眾
，
謂
之
﹃
灑
狗
血
﹄
︶
。
我
跟
他
同
台
演
過
一
個
相
當
長
的
時
期
，
我
覺
得
他
扮
演
任
何
角
色
，

都
情
態
逼
真
，
處
處
合
理
，
沒
有
感
到
他
是
過
火
討
厭
，
只
知
道
迎
合
觀
眾
的
心
理
的
。
而
且
他
雖
然
自

己
要
彩
，
同
時
也
顧
到
同
場
的
演
員
，
能
把
別
人
的
優
點
襯
托
出
來
。
這
真
是
一
個
可
愛
的
夥
伴
。
他
已

經
死
去
三
十
多
年
，
我
至
今
還
懷
念
著
他
呢
。
﹂

﹁
翊
文
社
的
老
旦
謝
寶
雲
。
我
貼
︽
探
母
︾
、
︽
探
窯
︾
、
︽
孝
義
節
︾
、
︽
樊
江
關
︾
︙
︙
都
是
他
跟

我
合
演
的
。
他
的
嗓
音
清
亮
，
嘎
調
尤
其
好
聽
。
他
在
每
出
戲
裡
的
最
精
彩
的
一
句
，
是
有
他
一
定
的
地

方
的
，
並
不
是
趁
著
一
時
高
興
，
隨
便
亂
嚷
嚷
。
有
些
戲
他
的
絕
活
用
在
腔
裡
，
有
時
就
使
在
念
白
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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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之
，
他
那
一
句
，
是
吻
合
劇
情
，
又
能
提
高
觀
眾
的
情
緒
。
他
跟
胡
素
仙
合
唱
︽
牧
羊
卷
︾
，
簾
內
倒
板

﹃
月
兒
彎
彎
照
九
州
﹄
一
句
裡
的
﹃
州
﹄
字
翻
高
了
唱
，
讓
你
聽
了
，
痛
快
過
癮
，
一
點
都
不
覺
得
他
怎
樣

費
勁
。
這
是
他
的
天
賦
和
工
力
都
湊
在
一
起
，
才
能
有
這
種
境
界
。
我
跟
他
唱
︽
樊
江
關
︾
，
他
扮
柳
迎
春
，

唱
到
﹃
見
他
二
人
變
了
臉
﹄
一
句
裡
的
﹃
臉
﹄
字
；
︽
探
母
︾
他
扮
的
佘
太
君
，
唱
的
﹃
一
見
嬌
兒
淚
滿

腮
﹄
一
句
的
﹃
腮
﹄
字
，
都
是
神
完
氣
足
、
高
唱
入
雲
。
不
但
前
臺
觀
眾
聽
了
痛
快
，
就
連
後
臺
的
同
行
，

也
都
等
著
聽
他
那
一
句
呢
。
﹂

﹁
他
跟
譚
老
闆
配
︽
罵
曹
︾
，
扮
一
個
旗
牌
。
禰
衡
在
︽
打
鼓
︾
一
場
，
出
場
以
前
，
照
例
由
旗
牌
先

念
一
句
﹃
鼓
吏
進
帳
﹄
的
道
白
。
他
在
﹃
帳
﹄
字
後
面
加
一
﹃
啊
﹄
字
音
，
念
得
又
乾
脆
，
又
響
亮
，
台

下
沒
有
一
次
不
報
以
滿
堂
彩
聲
的
。
譚
老
闆
的
禰
衡
在
簾
內
答
應
完
了
一
聲
﹃
來
也
﹄
，
緊
接
著
倒
板
﹃
讒

臣
當
道
謀
漢
朝
﹄
，
唱
到
﹃
朝
﹄
字
使
一
個
長
腔
，
一
邊
唱
一
邊
走
出
台
簾
，
台
下
又
是
一
個
滿
堂
好
。
你

別
瞧
這
麼
一
個
零
碎
配
角
，
憑
他
一
句
念
白
，
能
把
觀
眾
的
情
緒
掀
了
起
來
；
等
主
角
出
場
，
不
就
更
容

易
見
好
嗎
？
所
以
譚
老
闆
的
︽
罵
曹
︾
，
總
是
喜
歡
他
配
旗
牌
的
。
﹂

﹁
謝
寶
雲
是
崑
旦
底
子
，
後
改
皮
黃
的
老
旦
，
也
唱
老
生
。
他
在
晚
年
，
最
喜
歡
唱
︽
二
進
宮
︾
的
楊

波
。
我
看
過
他
跟
陳
老
夫
子
、
裘
桂
仙
常
唱
這
齣
戲
，
是
學
的
汪
派
，
頗
有
前
輩
的
風
範
。
﹂

﹁
跟
謝
寶
雲
同
時
的
有
龔
雲
甫
，
享
名
更
大
。
成
名
的
條
件
，
也
不
相
同
。
老
旦
一
行
，
能
夠
在
上
海

掛
頭
牌
，
唱
大
軸
戲
的
，
過
去
除
了
他
還
沒
有
別
人
呢
。
我
跟
他
在
雙
慶
社
同
班
合
唱
過
的
。
他
的
嗓
音
、

扮
相
、
做
工
、
表
情
，
樣
樣
都
好
。
他
的
臉
子
不
用
化
妝
，
就
是
一
位
老
太
婆
的
模
樣
。
他
描
摹
劇
中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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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身
分
和
性
格
，
都
能
恰
到
好
處
。
你
就
看
他
演
︽
探
母
︾
的
佘
太
君
，
一
望
而
知
是
位
太
夫
人
的
身
分
。

唱
到
了
︽
吊
金
龜
︾
的
張
義
的
母
親
，
那
就
是
舊
時
代
裡
民
間
的
一
位
普
通
的
老
太
婆
的
樣
子
了
。
有
人

還
說
，
這
是
因
為
兩
齣
戲
所
穿
的
服
裝
，
根
本
就
有
窮
富
區
別
的
關
係
。
那
也
不
儘
然
。
我
再
舉
一
個
例

來
說
，
你
看
他
唱
︽
斷
太
后
︾
的
太
后
，
不
也
是
跟
︽
吊
金
龜
︾
一
路
的
打
扮
嗎
？
可
是
他
跟
包
孝
肅
對

白
的
神
情
態
度
，
是
何
等
的
嚴
肅
莊
重
。
我
們
看
了
，
能
說
他
是
一
個
普
通
的
民
婦
嗎
？
所
以
服
裝
是
呆

板
的
，
動
作
神
情
是
活
用
的
。
這
就
要
看
各
人
演
技
和
修
養
了
。
﹂

﹁
龔
雲
甫
唱
做
都
肯
賣
力
，
可
也
有
一
個
缺
點
，
就
是
他
的
嗓
子
時
好
時
壞
，
拿
它
不
准
。
看
他
的
戲

是
要
碰
運
氣
的
。
只
要
出
場
唱
完
第
一
句
，
老
聽
眾
就
知
道
他
今
天
嗓
子
的
好
壞
了
。
遇
著
他
的
嗓
子
痛

快
，
台
下
真
是
高
興
極
了
，
都
說
龔
雲
甫
今
兒
嗓
子
在
家
，
不
斷
掌
彩
聲
來
鼓
勵
他
。
如
果
那
天
嗓
子
不
好
，

因
為
他
的
人
緣
好
，
觀
眾
對
他
也
有
個
原
諒
。
他
就
這
樣
享
了
幾
十
年
的
盛
名
。
﹂

﹁
田
雨
農
是
田
際
雲
的
兒
子
。
他
唱
武
生
，
扮
相
英
俊
，
武
工
純
熟
，
學
的
是
俞
五
︵
振
廷
︶
一
派
。

勇
猛
有
餘
，
不
夠
穩
練
。
開
打
時
往
往
賣
力
過
頭
，
會
把
傢
伙
打
出
了
手
。
這
也
是
俞
五
常
犯
的
毛
病
。

所
以
有
人
帶
著
開
玩
笑
的
性
質
批
評
田
雨
農
，
說
他
學
俞
五
真
到
了
家
，
連
這
一
手
也
讓
他
學
會
了
。
我

同
他
合
演
過
︽
長
阪
坡
︾
，
是
賈
洪
林
的
劉
備
、
郝
壽
臣
的
曹
操
、
王
蕙
芳
的
甘
夫
人
、
我
的
麋
夫
人
。
麋

夫
人
︽
跳
井
︾
一
場
，
他
做
得
很
認
真
，
一
點
不
肯
偷
懶
。
可
是
神
情
上
比
楊
老
闆
的
活
趙
雲
，
那
就
差

得
太
多
了
。
就
憑
他
這
一
身
本
領
，
要
不
是
死
得
早
，
到
他
的
晚
年
，
也
一
定
可
以
有
很
大
的
成
就
的
。
﹂

﹁
瑞
德
寶
的
武
生
，
學
的
是
黃
派
︵
月
山
︶
正
宗
。
他
的
技
術
不
在
李
吉
瑞
之
下
。
講
究
臺
上
的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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矩
地
方
，
決
不
肯
拿
灑
狗
血
來
取
媚
觀
眾
。
他
在
前
清
宮
裡
唱
的
時
候
，
還
是
專
演
︽
落
馬
湖
︾
、
︽
刺
巴

傑
︾
、
︽
下
河
東
︾
、
︽
百
涼
樓
︾
一
類
的
黃
派
武
生
戲
。
後
來
常
跟
譚
老
闆
配
戲
，
受
了
譚
的
影
響
，
也

唱
老
生
戲
。
如
︽
打
棍
出
箱
︾
、
︽
賣
馬
︾
、
︽
打
漁
殺
家
︾
等
。
他
在
翊
文
社
搭
班
，
已
經
是
武
生
老
生

兼
唱
了
。
我
也
跟
他
唱
過
︽
長
阪
坡
︾
。
他
吃
虧
在
扮
相
平
常
，
缺
少
英
武
氣
概
，
嗓
音
也
不
夠
靈
活
。
限

於
天
賦
，
始
終
沒
有
走
紅
，
晚
年
就
在
上
海
教
戲
。
他
的
性
情
非
常
敦
厚
，
有
人
跟
他
學
戲
，
他
倒
是
一

位
誨
人
不
倦
、
肯
負
責
任
的
好
教
師
。
﹂

我
們
正
談
得
高
興
，
一
位
車
上
的
服
務
員
進
來
鋪
設
臥
具
。
並
且
很
誠
懇
地
告
訴
我
們
說
，
﹁
這
一
節

車
上
的
暖
氣
設
備
，
有
了
障
礙
，
諸
位
晚
上
小
心
凍
著
。
﹂
時
間
本
來
也
不
早
了
，
大
家
就
這
樣
各
自
回

房
休
息
去
了
。

第
二
天
午
飯
時
候
，
餐
車
人
擠
，
我
們
是
換
了
班
去
吃
的
。
我
跟
葆
玖
吃
完
回
來
，
再
換
梅
先
生
去

吃
。
梅
先
生
走
後
，
車
子
剛
巧
進
了
一
個
站
頭
，
葆
玖
下
去
買
了
幾
份
上
海
的
報
紙
，
梅
太
太
拿
著
在
看
。

我
靠
在
對
面
鋪
上
，
忽
然
聽
到
梅
太
太
口
內
啊
呀
一
聲
，
我
馬
上
坐
起
來
問
她
：
﹁
報
上
有
什
麼
消
息
？
﹂

她
說
：
﹁
費
穆
死
了
，
真
是
想
不
到
的
事
。
﹂
我
聽
了
也
是
半
天
說
不
出
話
來
。
費
穆
跟
我
們
是
十
多
年

的
朋
友
，
感
情
很
好
的
。
不
久
以
前
，
還
接
到
香
港
朋
友
來
信
，
說
他
有
心
臟
病
，
入
院
治
療
，
已
經
見

好
了
。
梅
太
太
主
張
把
報
紙
收
起
來
。
不
要
讓
梅
先
生
看
見
，
因
為
他
隔
夜
就
沒
有
睡
好
。
我
們
正
談
論
著
，

梅
先
生
已
經
吃
完
了
飯
，
一
腳
跨
進
包
房
，
坐
在
臥
鋪
上
，
手
裡
端
著
一
杯
茶
，
很
悠
閒
地
喝
著
。
順
手

要
拿
報
紙
來
看
。
我
只
好
對
他
說
：
﹁
告
訴
您
一
個
不
幸
的
消
息
，
香
港
有
一
位
元
我
們
的
好
朋
友
死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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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睜
大
了
眼
睛
說
：
﹁
不
是
費
穆
吧
？
﹂
我
說
：
﹁
正
是
他
。
﹂
梅
先
生
愣
了
半
天
，
放
下
茶
杯
問
我
：

﹁
你
們
怎
麼
會
知
道
的
？
﹂
我
說
：
﹁
上
海
幾
張
報
上
登
著
訃
告
，
還
有
通
訊
，
大
概
不
會
錯
的
了
。
﹂
梅

先
生
拿
起
報
來
看
完
了
那
一
條
﹁
費
穆
先
生
治
喪
處
訃
告
﹂
，
止
不
住
一
陣
心
酸
就
流
下
淚
來
。
他
哭
了
。

大
家
也
都
相
對
默
然
。
梅
先
生
哽
咽
著
說
：
﹁
這
樣
一
位
熱
情
的
朋
友
，
這
麼
快
就
跟
我
們
分
手
，
真
是

令
人
傷
感
。
照
報
上
說
，
他
還
是
因
心
臟
病
而
死
，
大
約
是
工
作
疲
勞
過
度
的
緣
故
。
﹂
這
一
天
梅
先
生

始
終
鼓
不
起
興
致
來
，
很
早
就
關
了
房
門
睡
覺
。
可
是
我
在
他
隔
壁
包
房
，
聽
到
他
不
斷
的
咳
嗽
聲
，
想

必
又
是
一
夜
不
得
好
睡
了
。


